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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次
邂
逅
螢
火
蟲
，
是
在
花
蓮
夜
晚
的
佐
倉
步
道
。
那
時
與
保
育
社
投
宿
於
步
道
附
近
的
民
宿
，

整
頓
好
行
李
後
，
有
人
就
提
議
要
夜
探
，
持
著
手
電
筒
與
一
顆
探
索
的
心
，
我
們
便
出
發
了
。 

走
上
佐
倉
才
知
道
，
這
步
道
是
完
全
沒
有
照
明
設
備
的
，
也
因
為
沒
有
，
夜
行
性
的
小
精
靈
才
願
現

身
。
當
我
專
注
用
下
載
來
的
手
電
筒app

試
著
打
亮
前
方
的
漆
黑
時
，
瞬
間
聽
到
一
驚
呼
「
螢
火
蟲
！
」

四
散
的
社
員
此
時
一
致
朝
聲
音
的
來
源
看
去
，
一
隻
，
唯
獨
的
一
小
流
光
，
沿
著
溪
澗
山
壁
婆
娑
。
這
時

科
技
的
光
線
逐
漸
暗
去
，
目
光
全
注
視
那
流
動
的
光
。「
已
經
十
一
月
了
，
還
會
出
現
的
螢
火
蟲
應
該
是
山

窗
螢
吧
！
」
其
中
一
名
社
員
這
樣
呢
喃
著
，「
山
窗
」
未
免
太
詩
意
，
就
像
山
野
中
的
住
家
，
從
窗
戶
照
射

出
的
光
，
指
引
迷
失
的
山
客
一
個
方
向
。 

山
窗
螢
隨
行
我
們
十
幾
分
鐘
，
直
到
遇
到
了
另
一
隻
，
彼
此
盤
旋
不
再
往
前
，
我
不
斷
回
頭
看
著
那

一
閃
又
一
閃
的
小
流
光
，
覺
得
很
不
可
思
議
，
好
像
浩
瀚
夜
空
中
偶
見
的
流
星
不
斷
飛
動
，
還
是
一
對
星

子
「
引
類
欲
相
輝
」，
好
像
有
什
麼
生
命
訊
息
要
告
訴
我
，
但
為
了
不
要
落
單
，
我
繼
續
向
前
，
而
手
機
螢

幕
遲
遲
沒
有
亮
起
。 

再
度
看
到
螢
火
蟲
也
是
在
花
蓮
，
地
勢
更
高
的
天
祥
，
站
在
教
堂
的
頂
樓
，
看
著
牠
流
洩
下
來
。
這

次
僅
見
到
一
隻
，
時
序
已
進
入
防
寒
的
十
二
月
，
在
斗
滿
的
星
空
下
，
這
隻
冬
螢
未
免
落
寞
，
或
許
是
被

流
放
的
星
子
，
寂
寞
的
旅
人
或
文
人
，
盯
著
盯
著
，
不
久
便
消
佚
於
墨
色
裡
。 

母
親
說
走
出
巷
弄
的
馬
路
旁
的
稻
田
，
在
她
小
時
候
有
很
多
「
火
焰
蟲
」
，
那
時
候
冬
天
仍
會
結
霜
於

小
草
上
，
就
是
因
為
牠
們
曾
經
是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，
前
幾
年
小
鎮
開
通
的
新
路
，
就
用
了
牠
們
的
造
型
當

路
燈
。
散
步
經
過
時
，
我
困
惑
地
直
呼
「
蟑
螂
啊
！
」
少
年
的
無
知
到
如
今
的
回
憶
，
深
覺
這
群
小
流
光

既
有
與
害
蟲
相
似
的
外
表
，
卻
在
黑
暗
的
世
界
中
給
人
迷
人
的
幽
光
。 

今
年
四
月
，
趁
服
役
休
假
，
跟
隨
攝
影
愛
好
的
朋
友
前
往
北
埔
賞
螢
。
他
說
那
裡
是
他
高
中
同
學
的

老
家
，
不
會
有
遊
客
來
。
我
想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祕
境
」
吧
！
在
跟
隨
的
途
中
一
直
有
點
小
緊
張
，
路
徑

愈
來
愈
陡
，
究
竟
滿
坑
的
小
流
光
會
是
何
等
景
象
？
天
色
其
實
還
未
完
全
暗
，
但
有
幾
隻
已
按
捺
不
住
閃

起
光
了
。
從
第
一
隻
到
第
二
隻
第
三
隻
…
…
有
別
於
秋
冬
看
到
的
，
此
時
看
到
的
是
一
明
一
滅
，
內
心
也

跟
著
一
喜
一
驚
，
腳
步
緩
緩
地
，
進
入
荒
野
中
。 

當
夜
色
真
正
由
淡
轉
濃
，
閃
動
的
流
光
不
停
現
身
，
我
獨
自
佇
立
在
邊
緣
，
比
起
朋
友
們
背
著
鏡

頭
，
不
斷
游
動
想
要
找
出
最
好
的
拍
攝
點
，
自
己
身
無
障
物
，
欣
賞
著
最
自
然
的
光
舞
秀
。
再
晚
一
點
，

連
水
泥
小
徑
兩
側
也
在
閃
動
了
。
古
人
寫
道
「
熠
熠
與
娟
娟
，
池
塘
竹
樹
邊
；
亂
飛
同
曳
火
，
成
聚
卻
無

煙
。
」
牠
們
沒
有
如
煙
火
般
的
燦
爛
，
震
耳
的
音
效
，
但
是
那
在
黑
暗
中
一
點
一
點
凝
聚
的
小
流
光
，
彷

彿
有
股
力
量
、
一
閃
又
閃
的
希
望
，
不
禁
讓
我
想
到
幾
年
前
的
盛
夏
，
我
與
數
十
萬
人
用
手
機
螢
幕
，
彼

此
輝
映
在
凱
道
上
，
堅
強
，
又
溫
暖
。 

 
 



二
、
雲
端
的
小
農
朋
友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張
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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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當
我
從
市
場
經
過
，
那
些
在
市
場
最
外
緣
，
將
菜
擺
在
地
上
賣
的
本
地
小
農
，
最
能
吸

引
我
的
目
光
，
令
我
停
下
腳
步
。
天
還
沒
亮
就
從
土
裡
挖
出
來
的
竹
筍
，
用
一
塊
油
布
攤
在
地

上
，
供
人
挑
選
，
我
還
沒
彎
下
腰
，
已
經
想
像
著
雞
腿
蛤
蜊
筍
湯
，
有
多
麼
清
甜
。
再
走
兩

步
，
老
阿
嬤
一
早
採
摘
的
小
韭
菜
，
氣
味
濃
烈
，
是
父
親
喜
歡
的
韭
菜
水
餃
餡
料
。
阿
嬤
又
把

一
旁
的
珠
蔥
推
銷
給
我
，
自
從
在
明
池
山
上
朝
拜
了
神
木
群
，
吃
過
珠
蔥
炒
蛋
，
便
念
念
不
能

相
忘
。 過

兩
天
，
阿
嬤
的
地
攤
上
竟
然
出
現
一
小
把
香
椿
，
我
的
內
心
澎
湃
激
動
起
來
，
嫩
綠
帶

黃
的
葉
片
，
看
起
來
真
是
亭
亭
可
愛
，
又
有
多
少
人
會
認
識
它
呢
？
它
可
是
我
的
舊
識
啊
，
童

年
時
去
父
親
的
朋
友
家
裡
拜
訪
，
他
們
採
下
了
自
家
種
的
香
椿
樹
頂
端
嫩
葉
，
涼
拌
豆
腐
。
大

人
們
都
說
「
好
吃
好
吃
」
，
然
而
這
種
陌
生
的
氣
味
很
獨
特
，
一
時
之
間
無
法
分
辨
自
己
喜
歡

還
是
不
喜
歡
。
當
我
們
告
辭
回
家
時
，
又
得
到
一
包
現
採
香
椿
伴
手
禮
。
父
親
珍
而
重
之
地
放

進
冰
箱
裡
，
有
時
拌
豆
腐
，
有
時
炒
蛋
。
味
覺
也
許
是
可
以
訓
練
的
，
我
的
感
官
終
於
被
收

服
。
當
身
邊
的
外
省
長
輩
漸
漸
凋
零
，
已
經
很
久
沒
有
再
見
香
椿
了
。
我
買
下
那
一
小
把
葉

片
，
帶
回
家
去
，
該
怎
麼
料
理
？
就
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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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
的
父
親
作
主
吧
。 

某
些
農
作
物
會
在
特
定
的
季
節
出
現
，
勾
起
我
們
的
往
日
情
懷
，
就
好
像
成
熟
後
的
金
黃

色
稻
田
，
風
中
吹
來
的
稻
香
氣
息
，
總
能
讓
我
感
到
鬆
弛
，
走
在
田
埂
上
，
就
像
走
在
返
回
童

年
的
通
道
，
因
為
，
我
的
童
年
是
在
稻
田
環
繞
中
度
過
的
。
在
小
學
堂
裡
和
八
、
九
歲
的
孩
子

講
漢
字
的
故
事
，
我
對
他
們
說
：
「
秋
天
是
收
穫
的
季
節
，
你
們
看
『
秋
』
這
個
字
，
左
邊
是

一
個
『
禾
』
，
指
的
是
農
作
物
，
右
邊
是
一
個
『
火
』
，
為
什
麼
是
這
樣
的
組
合
？
」
有
個
孩

子
搶
答
：
「
稻
子
收
割
完
就
要
把
田
地
燒
掉
。
」
啊
？
要
燒
掉
喔
？
那
稻
田
不
是
很
可
憐
？
」

另
一
個
孩
子
說
。
「
我
猜
想
，
造
字
的
人
可
能
看
見
成
熟
後
的
稻
田
、
麥
田
、
高
梁
田
都
是
金

黃
色
的
，
陽
光
照
射
下
就
像
火
一
樣
的
燃
燒
，
所
以
才
造
了
這
個
字
。
」
我
說
，
但
我
確
實
只

是
猜
想
，
所
有
對
於
字
的
解
釋
，
都
只
是
臆
測
而
已
。 

後
來
，
某
次
深
秋
的
旅
行
，
萬
聖
節
前
來
到
舊
金
山
的
南
瓜
農
場
，
遍
地
是
堆
積
的
南

瓜
，
大
小
、
形
狀
不
一
，
躺
在
枯
黃
的
草
地
上
，
金
黃
燦
亮
，
無
限
綿
延
，
在
藍
天
白
雲
的
晴

空
映
照
下
，
真
的
像
極
了
一
團
團
燃
燒
的
火
焰
。 

我
原
本
並
不
喜
歡
吃
南
瓜
，
近
來
卻
發
生
了
改
變
。
因
為
種
植
有
機
釋
迦
的
小
農
與
我
連

絡
，
告
訴
我
種
植
釋
迦
時
，
為
了
抑
制
雜
草
的
生
長
，
於
是
栽
種
南
瓜
。
或
許
是
因
為
土
地
肥

沃
，
遵
循
有
機
農
法
種
植
的
南
瓜
，
竟
然
大
豐
收
。
上
尖
下
圓
，
呈
現
灰
黃
顏
色
的
南
瓜
綿
密

香
甜
，
非
常
好
吃
。
我
把
南
瓜
送
給
朋
友
，
對
她
說
：
「
這
是
南
瓜
護
衛
，
守
護
著
釋
迦
公
主

的
，
妳
嘗
嘗
看
。
」
朋
友
說
她
只
是
放
進
電
鍋
裡
蒸
熟
，
香
軟
甜
蜜
，
從
來
不
吃
南
瓜
的
老

公
，
都
忍
不
住
一
口
又
一
口
。
她
問
我
南
瓜
是
從
哪
裡
來
的
？
我
告
訴
她
，
釋
迦
和
南
瓜
都
是

從
臺
東
太
麻
里
來
的
。
去
年
秋
天
我
去
臺
東
辦
活
動
，
逛
到
鐵
花
村
附
近
的
市
集
，
看
見
一
個

戴
眼
鏡
的
小
農
在
賣
釋
迦
，
年
幼
的
孩
子
在
一
旁
遊
戲
，
他
細
心
解
說
了
不
用
除
草
劑
的
有
機

栽
培
方
式
，
我
買
下
一
盒
好
吃
的
釋
迦
，
也
加
了
他
的 

L
I
N
E

。 

我
原
本
是
極
孤
僻
的
人
，
最
不
擅
長
交
朋
友
，
為
了
吃
到
好
東
西
，
竟
然
多
了
幾
位
雲
端

的
小
農
朋
友
，
為
我
傳
遞
季
節
中
熟
成
的
訊
息
。 



三
、
鉛
筆
尖
的
幸
福
記
憶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賴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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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個
人
總
會
對
一
些
特
定
的
人
事
物
有
著
特
殊
的
記
憶
。
這
些
特
殊
記
憶
的
人
事
物
一
旦
從
心
底
竄

出
，
或
被
喚
醒
，
莫
名
地
會
牽
動
我
們
嘴
角
上
揚
，
滲
出
絲
絲
微
甜
感
覺
，
這
應
該
就
是
每
個
人
的
幸
福

記
憶
吧
。 

有
些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是
熱
騰
騰
冒
著
蒸
氣
的
火
鍋
，
有
些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是
毛
毛
雨
中
共
擠
傘
下
的

身
影
，
有
些
人
的
幸
福
記
憶
則
可
能
是
一
張
張
承
載
祝
福
的
卡
片
…
…
但
對
我
而
言
，
我
的
幸
福
記
憶
卻

是
削
尖
的
鉛
筆
。 

我
對
削
鉛
筆
特
有
癖
好
，
尤
其
更
喜
歡
用
削
鉛
筆
機
削
出
來
，
尖
尖
的
鉛
筆
。
鉛
筆
插
入
削
鉛
筆

機
，
一
手
壓
住
，
一
手
轉
動
把
手
，
繞
個
幾
圈
，
「
喀
拉
喀
拉
」
幾
聲
，
便
能
神
奇
地
獲
得
一
枝
尖
得
不

得
了
的
鉛
筆
。
削
鉛
筆
機
削
出
來
的
筆
尖
，
渾
然
的
圓
率
，
均
勻
的
斜
度
，
真
是
一
種
無
瑕
的
完
美
線

條
。 

不
知
怎
麼
地
，
用
這
樣
削
尖
的
鉛
筆
，
寫
出
來
的
字
就
是
特
別
工
整
漂
亮
，
考
試
成
績
也
特
別
的

好
。 

小
時
候
家
境
不
好
，
削
鉛
筆
機
並
非
家
裏
願
意
購
買
的
文
具
，
所
以
多
半
還
是
用
一
般
刀
片
來
削
鉛

筆
。
很
久
以
前
，
小
學
生
的
鉛
筆
盒
裏
，
必
定
都
有
一
把
「
手
牌
」
刀
片
，
客
家
話
管
它
叫
「
洋
刀
」

（
小
時
候
我
都
以
為
是
「
羊
刀
」
，
百
思
不
得
其
解
它
跟
「
羊
」
有
何
關
係
，
一
直
到
成
年
，
我
才
意
識

到
原
來
是
「
洋
刀
」
）
。
用
這
種
刀
片
削
鉛
筆
，
力
道
不
太
好
拿
捏
，
小
學
生
技
術
欠
佳
，
多
半
削
得
好

似
狗
啃
。 

除
了
洋
刀
之
外
，
我
的
故
鄉
銅
鑼
，
鄰
近
木
雕
之
鄉
三
義
，
父
親
因
緣
際
會
也
從
事
過
雕
刻
工
作
。

雕
刻
師
傅
的
工
具
當
然
就
是
各
式
各
樣
的
雕
刻
刀
，
我
童
年
時
代
的
鉛
筆
，
便
常
用
家
父
的
雕
刻
刀
來

削
。
國
小
時
代
，
每
逢
月
考
，
考
前
都
要
慎
重
地
用
心
準
備
好
鉛
筆
，
有
一
回
考
前
，
父
親
發
現
我
鉛
筆

盒
裏
有
三
枝
新
的
長
鉛
筆
、
兩
枝
用
了
比
較
久
的
短
鉛
筆
，
還
鄭
重
其
事
地
建
議
我
多
帶
一
枝
或
少
帶
一

枝
，
以
免
考
試
有
個
「
三
長
兩
短
」
。 

削
鉛
筆
也
勾
起
我
小
時
候
一
樁
蠢
事
的
記
憶
。
二
年
級
時
，
班
導
師
請
產
假
，
來
了
位
學
體
育
出
身

的
男
老
師
代
課
。
男
老
師
比
較
不
擅
長
帶
低
年
級
班
，
常
常
一
堂
課
沒
多
久
就
把
內
容
講
完
了
。
有
一
回

講
完
課
還
等
不
到
下
課
鐘
響
，
老
師
突
發
奇
想
，
便
說
要
幫
我
們
小
朋
友
削
鉛
筆
。
同
學
們
興
奮
不
已
，

紛
紛
在
老
師
的
辦
公
桌
前
排
隊
，
我
當
然
也
不
例
外
，
但
是
鉛
筆
盒
中
的
鉛
筆
筆
芯
都
還
很
長
，
擔
心
老

師
不
幫
我
削
，
因
此
故
意
統
統
弄
斷
，
然
後
跑
去
排
隊
。 

沒
多
久
，
下
課
鐘
響
，
老
師
宣
布
服
務
告
一
段
落
，
我
只
好
帶
著
斷
筆
悵
然
回
到
座
位
，
第
二
節
老

師
要
我
們
寫
功
課
，
我
還
得
向
隔
壁
同
學
借
筆
。
後
來
回
到
母
校
任
教
，
當
年
這
位
老
師
還
在
學
校
教

書
，
聽
我
談
起
當
年
的
蠢
事
，
哈
哈
大
笑
。 

曾
幾
何
時
，
買
削
鉛
筆
機
不
再
是
難
事
，
一
節
一
節
能
換
筆
芯
的
自
動
鉛
筆
開
始
流
行
，
後
來
進
化

到
用
手
壓
推
出
筆
芯
的
款
式
，
削
鉛
筆
開
始
不
再
是
小
朋
友
的
必
然
記
憶
。
迄
今
，
人
們
偏
愛
使
用
原
子

筆
或
鋼
珠
筆
；
更
甚
者
，
電
腦
取
代
了
紙
筆
，
拿
筆
寫
字
的
機
會
愈
來
愈
少
，
削
鉛
筆
在
許
多
人
心
目

中
，
大
概
已
經
淡
忘
殆
盡
。 

不
過
，
偶
爾
需
要
寫
字
，
我
還
是
很
喜
歡
拿
起
鉛
筆
來
。
而
在
寫
字
之
前
，
總
要
先
把
鉛
筆
插
入
削

鉛
筆
機
中
，
痛
快
地
轉
它
幾
回
，
把
筆
端
削
得
如
針
尖
，
湊
在
眼
前
欣
賞
欣
賞
它
的
完
美
，
然
後
再
滿
心

歡
喜
地
寫
字
。
幸
福
，
夫
復
何
求
？ 



四
、
當
野
薑
花
不
再
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
美
珍 

野
薑
花
在
貢
寮
的
鄉
間
小
路
綻
放
著
，
很
美
，
很
香
，
總
是
散
發
一
股
高
雅
迷
人
的
氣
息
，

常
博
得
路
人
的
讚
歎
聲
。
每
年
總
在
特
定
的
季
節
裏
默
默
地
開
著
，
她
淡
淡
的
清
香
，
是
路
人
向

她
行
注
目
禮
的
主
要
原
因
。 

如
果
有
一
天
，
野
薑
花
不
再
香
了
，
還
會
有
人
注
意
她
嗎
？ 

「
你
媽
媽
年
輕
時
，
美
得
像
一
朵
花
呢
。
」
無
論
我
認
識
或
不
認
識
的
人
，
都
會
如
此
跟
我

說
。
現
在
看
著
我
的
媽
媽
，
依
稀
可
見
她
年
輕
時
的
風
采
，
只
是
多
了
一
些
皺
紋
。
曾
經
她
就
像

我
喜
歡
的
野
薑
花
，
認
真
堅
守
自
己
的
崗
位
，
培
養
自
己
的
氣
息
，
綻
放
自
己
的
神
采
。 

媽
媽
在
二
十
歲
時
，
就
從
福
隆
山
上
嫁
到
貢
寮
來
，
陸
陸
續
續
生
了
八
個
孩
子
。
爸
爸
務

農
，
媽
媽
除
了
擔
任
家
管
外
，
也
要
肩
負
幫
農
工
作
，
有
時
還
得
出
外
兼
打
零
工
來
改
善
家
庭
經

濟
。
古
代
有
「
聞
雞
起
舞
」
的
祖
逖
，
現
代
有
「
聞
雞
煮
飯
」
的
媽
媽
，
聽
到
媽
媽
洗
大
鼎
蓋
的

聲
音
，
應
該
是
凌
晨
四
點
鐘
吧
。
媽
媽
準
備
十
個
便
當
，
兩
個
妹
妹
雖
未
讀
書
，
但
仍
在
家
帶
便

當
，
因
為
中
午
沒
人
可
以
做
飯
給
她
們
吃
，
「
只
要
翻
開
大
鼎
蓋
，
裏
頭
就
有
便
當
可
以
吃

了
。
」
媽
媽
交
代
著
，
日
復
一
日
…
… 

如
果
沒
有
工
可
以
做
，
那
怎
麼
辦
？
媽
媽
腦
筋
動
得
快
，
靠
山
吃
山
，
到
山
上
砍
竹
子
吧
。

吆
喝
全
家
總
動
員
，
即
使
是
上
課
天
，
放
學
後
也
要
去
山
上
挑
竹
子
下
來
賣
。
連
讀
小
學
一
年
級

的
妹
妹
也
加
入
這
樣
的
行
列
，
按
照
年
齡
高
低
依
次
減
量
，
最
小
的
妹
妹
挑
三
十
支
，
而
媽
媽
挑

了
三
百
支
，
當
時
孩
子
們
走
一
趟
，
她
走
三
趟
。
有
這
麼
賣
命
的
媽
媽
，
你
不
做
也
會
不
好
意
思

的
。 

每
次
過
年
過
節
，
這
位
聞
雞
煮
飯
的
媽
媽
，
可
是
不
按
牌
理
出
牌
的
。
因
為
她
比
雞
還
早
起

床
，
凌
晨
兩
點
起
床
，
做
孩
子
們
最
喜
歡
的
粿
或
點
心
，
隨
著
不
同
的
年
節
有
著
不
同
的
粿
。
她

的
手
藝
可
是
人
人
稱
讚
的
。
記
得
一
次
，
我
在
電
話
裏
頭
和
高
中
同
學
聊
天
，
說
我
最
喜
歡
吃
鹹

的
油
飯
，
第
二
天
早
上
，
飯
菜
上
即
出
現
油
飯
。
那
天
，
我
的
心
一
直
暖
暖
的
，
在
冷
冷
的
冬
天

裏
。 

農
忙
時
節
，
媽
媽
似
乎
都
不
會
累
，
早
早
就
起
床
：
煮
飯
、
煮
點
心
，
然
後
和
爸
爸
一
起
下

田
工
作
，
不
管
是
插
秧
、
除
草
、
收
割
，
她
可
是
樣
樣
都
拿
手
。
工
作
兩
小
時
後
，
才
叫
我
們
這

些
孩
子
們
起
床
幫
忙
。
晚
上
又
忙
著
稻
穀
的
處
理
，
又
很
晚
才
睡
，
要
我
們
早
一
點
去
睡
。
以

前
，
我
一
直
認
為
媽
媽
好
像
農
忙
時
特
別
興
奮
，
不
太
睡
覺
的
。 

有
一
年
元
宵
節
夜
晚
，
我
從
臺
北
返
家
，
在
貢
寮
火
車
站
時
，
我
打
電
話
回
家
，
因
爸
爸
不

在
家
，
媽
媽
又
不
會
騎
車
，
我
就
跟
媽
媽
說
：
「
那
我
走
路
回
家
好
了
。
」
走
著
走
著
，
忽
然
看

到
有
人
提
著
燈
籠
，
旁
邊
有
幾
盞
小
燈
籠
，
又
聽
見
大
人
、
小
孩
的
呼
喚
聲
，
原
來
媽
媽
帶
著
小

姪
子
們
提
著
燈
籠
來
迎
接
我
了
。
當
下
，
我
熱
淚
盈
眶
，
是
思
家
之
情
崩
潰
？
抑
或
是
受
到
媽
媽

的
舉
動
感
動
不
已
？
事
後
想
想
，
媽
媽
實
在
太
可
愛
了
。
當
時
，
我
應
該
和
媽
媽
合
演
一
段
歌
仔

戲
，
才
夠
味
。 

時
間
總
是
不
經
意
的
從
指
尖
滑
落
，
所
謂
的
「
苦
」
日
子
過
去
了
，
昔
日
嗷
嗷
待
哺
的
小

孩
，
現
在
也
懂
得
反
哺
，
只
是
…
… 

「
媽
，
我
回
來
了
。
」
下
班
回
家
，
看
見
媽
媽
露
出
一
絲
的
微
笑
，
只
是
在
她
腦
海
記
憶

中
，
是
否
真
的
按
下
我
的
快
門
，
將
我
記
住
？
在
她
的
腦
波
裏
，
是
否
記
起
一
絲
絲
她
含
辛
茹
苦

的
扶
養
八
個
孩
子
的
苦
與
樂
？ 

當
野
薑
花
不
再
香
時
，
人
們
總
會
問
起
那
清
香
何
處
去
？
曾
經
駐
足
在
人
心
中
的
香
氣
，
總

讓
人
懷
念
不
已
，
也
讓
人
懊
悔
為
何
當
時
不
多
珍
惜
她
所
散
發
出
的
幽
香
？
臺
灣
有
許
多
很
美
很

香
的
野
薑
花
，
盼
人
們
多
多
珍
惜
呀
。 

 



五
、
說
好
話
，
不
如
把
話
說
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洪
蘭 

現
在
過
年
的
氣
氛
愈
來
愈
淡
了
，
今
年
更
因
為
新
冠
肺
炎
的
關
係
，
街
上
沒
行
人
，
學
校
也
取
消
了

團
拜
和
春
酒
，
年
味
就
更
淡
了
。
但
是
過
年
是
我
們
中
國
傳
統
的
文
化
，
幾
個
要
好
的
同
事
便
相
約
在
開

學
前
來
我
家
包
餃
子
充
當
小
春
酒
。
在
吃
餃
子
時
，
一
個
同
事
嘆
氣
說
：
現
在
老
師
真
難
為
，
要
負
責
學

生
一
生
，
即
使
畢
業
結
婚
生
子
了
，
學
生
不
好
，
還
是
老
師
的
錯
。
大
家
聽
了
很
好
奇
，
怎
麼
會
呢
？
這

未
免
太
離
譜
了
。 

原
來
她
的
一
個
學
生
嫁
給
了
她
表
姑
的
兒
子
，
她
的
姑
媽
身
體
不
好
，
所
以
對
不
吉
利
的
話
很
忌

諱
，
尤
其
過
年
的
時
候
。
正
巧
過
年
那
幾
天
，
天
天
豔
陽
高
照
，
把
姑
媽
陽
台
的
花
都
曬
枯
萎
了
，
這
個

學
生
看
到
了
，
就
好
心
去
拿
水
澆
。
老
人
家
一
看
到
，
馬
上
阻
止
，
說
現
在
太
陽
太
大
，
澆
水
花
會
燙

死
，
等
太
陽
下
山
再
澆
。
這
個
學
生
半
信
半
疑
，
暫
時
停
了
手
，
想
不
到
黃
昏
澆
水
後
，
第
二
天
花
葉
果

然
又
挺
起
來
了
。 

她
很
驚
訝
地
跟
婆
婆
說
：
「
這
花
好
厲
害
呀
！
我
以
為
它
死
定
了
，
想
不
到
它
跟
您
一
樣
，
都
是
撐

著
不
死
」
。
老
姑
媽
一
聽
就
生
氣
了
，
打
電
話
罵
我
同
事
：
「
你
們
大
學
是
怎
麼
教
學
生
的
？
我
活
得
好

好
的
，
怎
麼
說
我
是
撐
著
不
死
？
」
同
事
委
屈
的
說
：
「
我
們
課
都
教
不
完
，
哪
能
管
到
學
生
的
口
無
遮

攔
？
教
說
話
不
應
該
是
父
母
的
責
任
嗎
？
怎
麼
怪
到
老
師
頭
上
來
了
？
」
大
家
聽
了
都
笑
起
來
。 

的
確
，
現
在
學
生
古
文
讀
得
少
，
社
會
歷
練
又
不
夠
，
說
話
常
不
分
輕
重
。
有
同
事
便
說
：
「
說
好

話
，
不
如
把
話
說
好
」
。 

這
句
話
說
得
太
對
了
，
很
多
人
職
場
不
順
利
就
是
因
為
不
會
說
話
，
明
明
一
句
好
話
，
別
人
聽
了
卻

火
冒
三
丈
，
原
來
馬
屁
拍
到
馬
腿
上
了
。 

那
麼
，
怎
樣
才
能
讓
學
生
把
話
說
好
呢
？
父
母
平
日
要
把
孩
子
帶
在
身
邊
，
出
去
應
酬
時
，
隨
時
指

點
教
導
。
當
然
也
要
看
這
孩
子
夠
不
夠
機
靈
、
會
不
會
察
言
觀
色
。
一
般
說
話
要
不
得
罪
人
，
就
要
切
記

不
揭
人
之
短
，
不
誇
己
之
長
，
己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。
自
己
聽
了
會
不
舒
服
的
話
，
就
不
要
講
給
別
人

聽
。 

若
社
會
經
驗
不
足
，
又
沒
有
人
可
以
指
點
的
話
，
就
要
多
看
小
說
。
好
的
小
說
都
是
反
映
社
會
各
階

層
的
生
活
，
看
到
書
中
人
物
如
何
禍
從
口
出
，
自
己
就
要
警
惕
，
話
到
舌
邊
留
半
句
。
我
以
前
不
知
道
什

麼
叫
拍
馬
屁
，
看
了
《
紅
樓
夢
》
裡
對
王
善
保
家
的
和
周
瑞
家
的
描
述
後
就
知
道
了
。 

其
實
，
會
不
會
說
話
不
是
在
於
說
些
什
麼
話
，
而
是
有
顆
不
使
人
難
堪
的
善
良
心
。
曾
有
個
護
理
師

說
，
護
士
節
時
，
她
要
去
接
受
表
揚
，
但
交
班
遲
了
，
典
禮
已
經
開
始
了
。
她
匆
忙
趕
到
禮
堂
，
進
去
看

到
門
邊
有
個
空
位
就
趕
緊
坐
下
去
，
這
時
有
個
學
姐
過
來
，
拍
拍
她
的
肩
膀
說
：
「
學
妹
，
這
個
位
子
你

現
在
還
不
能
坐
，
是
給
資
深
護
理
師
的
，
再
過
幾
年
你
就
可
以
坐
了
」
。
她
說
她
非
常
感
激
這
位
學
姐
，

指
出
了
她
的
錯
誤
又
沒
有
傷
她
的
自
尊
心
。 

會
說
話
真
是
太
重
要
了
，
「
良
言
一
句
三
冬
暖
，
惡
語
傷
人
六
月
寒
」
，
與
其
說
些
言
不
及
義
的
場

面
話
，
不
如
真
心
關
懷
人
家
，
真
心
話
永
遠
是
最
好
的
話
。 

 
 

https://gvlf.gvm.com.tw/author/5875
https://gvlf.gvm.com.tw/author/5875


六
、
別
有
天
地
空
山
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莊
雲
惠 

喜
歡
這
座
小
山
，
走
起
來
平
緩
，
不
致
氣
喘
吁
吁
，
挺
適
合
體
能
無
法
負
荷
激
烈
運
動
的
我
。
也
許

是
錯
開
了
人
群
，
每
次
來
的
時
候
都
冷
冷
清
清
，
好
像
獨
佔
了
山
林
，
連
呼
吸
都
可
以
嗅
到
青
草
淡
香
散

逸
於
闃
靜
小
徑
，
又
竄
流
於
野
花
青
葉
間
的
氣
息
。 

對
於
久
居
都
會
區
的
我
來
說
，
這
種
獨
享
似
乎
顯
得
格
外
奢
侈
。
早
已
習
慣
穿
梭
於
人
群
車
陣
，
離

開
家
門
走
出
巷
子
，
方
圓
數
十
公
尺
就
有
便
利
商
店
，
再
走
不
遠
還
有
超
市
和
大
賣
場
，
時
時
喧
囂
的
聲

響
猶
如
不
斷
奔
騰
的
河
水
，
滾
滾
湯
湯
地
流
成
生
活
日
常
。
我
好
像
是
被
它
們
餵
養
習
慣
，
即
使
佈
滿
了

俗
世
氣
味
，
還
安
慰
自
己
：
「
這
人
間
煙
火
，
才
是
現
實
面
相
！
」
然
後
抖
一
抖
塵
埃
，
繼
續
遊
走
於
家

宅
與
都
會
之
間
。
因
此
，
一
旦
進
入
山
林
，
漫
步
於
幽
徑
，
便
彷
彿
從
繁
華
世
間
落
入
幽
祕
仙
境
，
先
是

感
覺
場
域
變
化
的
異
樣
氛
圍
，
不
一
會
兒
便
欣
然
領
受
，
並
暗
自
竊
喜
能
夠
全
然
懷
抱
一
片
綠
野
，
任
心

思
盡
情
地
遨
遊
其
間
，
享
受
獨
有
的
歡
愉
與
輕
盈
！ 

「
春
去
花
還
在
，
人
來
鳥
不
驚
」
，
其
實
孑
然
的
我
才
是
外
來
的
入
侵
者
，
因
此
，
腳
步
要
輕
輕
地

踩
著
，
讓
歡
快
鳴
叫
的
山
鳥
繼
續
高
歌
，
不
要
驚
擾
了
這
裡
的
「
原
住
民
」
。
空
山
無
人
語
，
微
風
輕

吹
，
吹
落
了
一
朵
、
兩
朵
、
三
朵
樹
花
，
更
奇
妙
的
是
，
不
偏
不
倚
就
落
到
跟
前
。
這
不
是
「
一
期
一

會
」
嗎
？
我
與
花
兒
以
一
種
絕
靜
模
式
悄
然
邂
逅
，
它
似
乎
刻
意
讓
我
看
見
，
要
我
在
心
無
所
求
的
廓
清

空
明
中
，
打
開
所
有
感
官
去
觸
及
，
並
領
受
大
自
然
所
致
贈
的
禮
物
。 

這
時
，
我
儼
然
是
一
個
豐
盈
的
行
旅
者
，
收
藏
著
不
期
而
遇
的
驚
喜
。
心
想
，
亙
古
時
空
、
滾
滾
紅

塵
，
竟
然
有
山
花
在
我
經
過
的
某
一
時
刻
與
我
相
遇
，
「
這
樣
多
好
呀
！
」
不
用
太
多
，
多
到
難
以
負

荷
；
不
要
太
滿
，
滿
到
無
法
盛
裝
；
不
要
太
瑣
碎
，
瑣
碎
到
難
以
縫
綴
；
也
不
能
太
輕
慢
，
以
致
錯
失
了

許
多
善
念
美
行
。
恰
到
好
處
就
是
最
佳
狀
態
，
不
管
是
空
中
之
音
、
水
中
之
色
或
花
中
之
顏
、
樹
中
之

姿
，
一
旦
擦
身
而
過
時
能
被
看
見
，
亮
麗
視
野
，
開
闊
胸
襟
，
在
失
望
時
激
起
希
望
，
黯
淡
時
看
見
色

澤
，
挫
折
後
新
生
勇
氣
，
若
能
如
此
，
哪
怕
只
是
短
暫
相
逢
，
也
應
欣
悅
感
恩
啊
！
我
喜
歡
這
有
如
清
泉

滌
淨
一
身
塵
埃
重
獲
潔
淨
的
舒
暢
，
同
時
吸
納
了
山
的
幽
深
與
柔
靜
，
再
度
注
入
充
沛
能
量
，
即
使
回
到

人
聲
喧
鬧
、
車
陣
奔
馳
中
，
也
不
會
迷
失
潛
藏
於
內
心
嚮
往
平
和
的
初
衷
。 

吟
誦
唐
代
詩
仙
李
白
的
詩
：
「
問
余
何
意
棲
碧
山
，
笑
而
不
答
心
自
閒
。
桃
花
流
水
窅
然
去
，
別
有

天
地
非
人
間
。
」
漫
行
於
別
有
天
地
的
山
間
，
虔
心
領
略
專
屬
於
自
己
的
絕
靜
時
刻
與
絕
美
空
間
。

「
絕
」
有
「
極
、
甚
」
之
意
，
用
它
來
形
容
靜
與
美
，
或
許
過
於
極
致
，
但
這
棲
停
於
心
靈
深
處
的
清

歡
，
是
我
獨
享
而
難
以
言
說
的
私
密
幸
福
！ 



七
、
清
心
苦
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韓
良
露 

年
幼
時
陪
阿
嬤
上
龍
山
寺
，
阿
嬤
總
會
順
道
去
青
草
巷
喝
涼
茶
，
阿
嬤
替
我
叫
杯
甜
甜
的
青
草
茶
，

而
她
自
己
總
是
喝
苦
茶
。
有
一
回
，
我
好
奇
喝
了
一
口
苦
茶
，
當
場
大
叫
「
好
苦
喲
！
」
眼
淚
幾
乎
掉
了

下
來
，
事
後
我
十
分
不
明
白
地
問
阿
嬤
幹
嘛
要
自
找
苦
吃
，
阿
嬤
說
我
小
囝
仔
不
明
白
苦
味
對
身
體
最

好
，
外
婆
說
苦
可
清
心
，
又
說
苦
味
消
逝
前
會
回
甘
。 

阿
嬤
說
的
道
理
，
我
可
是
花
了
好
多
好
多
年
頭
後
才
逐
漸
明
白
，
而
當
我
明
白
時
，
我
也
同
時
發
現

自
己
的
青
春
已
一
去
不
復
返
了
。 

似
乎
，
在
青
春
期
之
前
的
我
，
從
來
是
不
碰
苦
味
的
；
不
喝
苦
茶
，
不
愛
吃
苦
瓜
，
但
慢
慢
地
在
沈

浸
於
酸
甜
辣
鹹
多
年
後
的
我
，
有
一
天
卻
突
然
發
現
苦
味
好
比
意
外
的
旅
客
般
敲
醒
我
的
味
蕾
之
門
，
苦

味
的
拜
訪
帶
來
的
是
深
沈
厚
重
的
感
受
，
那
種
滋
味
留
在
喉
頭
最
隱
祕
幽
微
的
地
方
久
久
不
散
，
當
苦
味

慢
慢
離
開
後
，
竟
然
留
下
淡
淡
的
清
甜
。 

當
時
我
想
起
阿
嬤
說
的
話
，
甜
過
了
頭
的
味
道
會
變
成
苦
的
，
但
苦
過
了
之
後
反
而
轉
甜
。
我
也
忽

然
明
白
這
段
話
不
只
有
關
味
覺
之
事
，
也
有
關
人
生
，
許
多
的
人
生
不
也
這
樣
，
一
逕
追
求
甜
蜜
的
人

生
，
常
常
愈
活
愈
苦
，
但
真
正
過
過
苦
日
子
的
人
，
回
頭
一
看
，
卻
發
現
苦
頭
吃
多
了
後
就
沒
什
麼
怕
苦

之
事
，
反
而
更
懂
得
日
子
不
苦
就
是
甜
的
道
理
。 

少
年
人
要
花
時
間
才
會
習
慣
苦
味
，
進
而
珍
惜
、
喜
歡
起
苦
味
，
不
同
的
民
族
也
有
不
同
的
歷
史
世

故
，
有
老
靈
魂
的
民
族
通
常
也
懂
得
品
嘗
苦
味
；
除
了
中
國
人
之
外
，
最
懂
苦
味
的
民
族
大
概
是
日
本
和

義
大
利
了
。 

秋
天
在
京
都
時
，
日
本
人
喜
歡
享
用
一
道
彷
彿
秋
之
心
的
土
瓶
蒸
，
土
瓶
內
有
三
樣
不
可
缺
少
的
秋

味
，
即
秋
天
上
市
的
柚
皮
、
銀
杏
和
秋
茸
，
這
三
種
東
西
的
滋
味
都
是
清
香
中
帶
微
苦
，
吃
了
後
讓
人
明

白
秋
天
來
了
，
而
人
生
之
秋
是
帶
著
微
苦
的
感
受
，
就
像
秋
天
盛
產
的
秋
刀
魚
之
味
，
就
在
品
嘗
秋
刀
的

肚
腸
之
微
苦
。 

義
大
利
人
更
愛
苦
，
義
大
利
老
人
常
常
在
清
晨
早
餐
時
就
喝
一
杯
苦
苦
的Cam

p
a
ri

，
所
謂
苦
酒
人

生
，
但
義
大
利
人
卻
喜
歡
這
種
苦
味
，
義
大
利
還
像
中
國
人
般
愛
吃
苦
菜
，
中
國
人
有A

菜
，
義
大
利
人

有
芝
麻
菜
、
茴
香
、
朝
鮮
薊
，
都
以
品
出
微
苦
之
味
為
上
，
義
大
利
人
說
這
些
帶
苦
的
蔬
菜
吃
了
可
以
清

潔
血
液
。 

原
來
自
找
苦
吃
是
好
事
，
人
生
之
路
走
下
來
，
愈
來
愈
不
敢
嗜
甜
，
少
年
時
最
愛
之
甜
味
，
卻
是
中

晚
年
人
避
之
猶
恐
不
及
之
事
，
但
少
年
人
怕
的
苦
味
，
卻
愈
來
愈
受
歡
迎
，
原
來
人
生
就
是
要
明
白
懂
得

接
受
苦
味
，
進
而
欣
賞
苦
味
，
這
麼
一
來
，
苦
味
也
就
不
苦
了
，
人
生
一
場
，
學
會
和
苦
味
同
在
，
人
生

也
就
不
那
麼
苦
了
。
這
些
事
一
想
明
白
，
果
然
心
靈
就
清
澄
了
，
說
苦
味
可
清
心
，
竟
然
是
生
命
頓
悟
的

味
道
。 如

今
，
當
我
喝
下
一
杯
現
榨
的
明
日
葉
的
苦
汁
時
，
竟
然
開
始
有
回
甘
的
體
會
了
。 

 
 



八
、
愛
上
市
場
的
喧
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劉
克
襄 

在
不
同
的
城
鎮
旅
行
，
最
喜
歡
走
逛
清
晨
的
傳
統
市
場
。
遠
遠
地
，
看
著
人
群
的
攘
往
熙
来
，
還
有

不
時
從
裡
面
傳
出
的
，
活
絡
又
吵
雜
的
買
賣
聲
音
，
無
疑
的
最
接
近
地
氣
。
那
也
是
最
讓
人
亢
奮
，
難
以

壓
抑
歡
欣
的
所
在
。 

走
進
傳
統
市
場
，
我
最
愛
比
喻
自
己
是
走
進
森
林
的
觀
鳥
者
，
遇
見
了
鳥
群
覓
食
集
團
的
到
來
。
那

些
吱
喳
走
動
，
各
形
各
色
的
林
鳥
，
帶
出
了
最
為
繽
紛
的
嘉
年
華
會
。
如
果
沒
遇
見
這
樣
的
鳥
群
，
彷
彿

沒
遇
到
森
林
。 

買
賣
蔬
果
者
一
如
鳥
群
的
集
聚
，
只
是
地
點
更
加
固
定
。
我
在
市
場
走
逛
，
不
一
定
是
去
探
訪
食

材
，
尋
找
當
令
食
物
，
或
者
遇
見
新
奇
的
蔬
果
。
更
多
時
候
，
毋
寧
是
要
浸
染
於
這
種
奇
妙
熱
鬧
的
氣

氛
。
那
些
聲
音
難
免
會
出
現
吵
嚷
、
吼
叫
和
爭
執
，
更
有
嘶
聲
力
竭
的
叫
賣
，
但
更
多
是
平
和
帶
有
人
情

溫
暖
和
閒
話
家
常
的
交
易
。
這
些
以
錢
取
物
，
或
以
物
易
物
，
甚
至
是
賒
帳
之
類
的
緊
密
互
動
，
總
集
來

說
，
大
抵
是
快
樂
的
，
飽
含
正
面
的
力
量
，
彷
彿
都
在
為
下
一
個
歲
月
的
美
好
，
積
極
努
力
地
活
著
。 

許
是
這
樣
的
生
活
觀
，
假
若
良
久
未
到
傳
統
市
場
，
我
常
心
懷
不
安
。
尤
其
是
沒
到
那
些
偏
遠
小
鎮

的
早
市
，
沾
點
鄉
下
人
氣
。
過
去
，
我
常
利
用
假
日
時
，
搭
乘
火
車
或
公
車
，
不
辭
辛
苦
，
只
是
到
這
樣

一
座
小
鎮
的
市
場
買
菜
。
我
不
會
買
很
多
，
最
多
手
上
拎
著
二
三
食
材
，
讓
人
感
覺
自
己
不
是
觀
光
客
，

而
是
融
入
整
個
城
鎮
的
市
民
。 

市
場
的
聲
音
或
許
是
喧
囂
的
，
卻
是
這
座
城
鎮
最
悅
耳
的
聲
音
，
一
天
醒
來
最
美
好
的
開
始
，
一
如

清
晨
的
眾
鳥
齊
鳴
。
一
位
阿
婆
跟
你
描
述
她
如
何
栽
種
瓜
果
，
或
是
一
位
阿
公
跟
你
敘
述
藥
草
的
採
摘
，

都
像
民
間
詩
人
在
朗
誦
自
己
的
生
活
故
事
，
都
像
一
首
悠
揚
詩
歌
的
行
吟
，
讓
人
久
久
回
味
不
已
。
我
更

因
為
這
些
平
凡
的
販
夫
走
卒
物
而
懷
念
小
鎮
，
而
認
識
了
周
遭
的
物
產
。 

因
為
忙
於
新
聞
職
場
的
工
作
，
正
常
閱
讀
對
我
是
相
當
奢
侈
的
，
我
常
是
藉
由
這
等
土
心
地
氣
，
翻

讀
相
關
的
食
物
之
書
藥
草
之
籍
，
不
斷
反
雛
自
己
的
生
活
。
或
者
尋
思
著
生
態
環
境
更
為
廣
義
的
理
念
，

甚
而
是
對
美
食
的
認
知
和
想
像
。 

更
進
一
步
推
想
，
我
若
有
這
類
朗
讀
，
必
然
會
先
要
找
到
這
等
傳
統
市
場
背
景
的
節
奏
，
我
才
能
踏

實
的
找
到
最
適
宜
的
食
物
，
不
以
舌
尖
味
蕾
的
咀
嚼
，
而
是
用
聲
音
跟
讀
者
分
享
。
若
沒
傳
統
市
場
的
擾

攘
和
紛
亂
，
我
的
食
物
想
像
無
法
表
述
。
我
會
不
安
。 

 
 



九
、
綁
一
串
童
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林
芸
懋 

從
小
就
最
喜
歡
回
大
阿
姨
家
。
對
年
幼
的
我
來
說
，
大
阿
姨
家
就
像
是
《
紅
樓
夢
》
裡
的
賈
府
，
熱

熱
鬧
鬧
，
讓
我
流
連
忘
返
。
我
是
跟
著
劉
姥
姥
探
親
的
板
兒
，
只
顧
著
吃
，
顧
著
玩
，
無
憂
無
慮
。 

在
我
心
裡
，
大
姨
家
與
美
味
畫
上
等
號
。
大
姨
廚
藝
了
得
，
晚
餐
的
菜
盤
多
到
需
要
用
上
餐
桌
轉

盤
，
和
我
們
家
的
四
菜
一
湯
完
全
兩
樣
。
滷
肉
、
苦
瓜
封
、
米
糕
都
好
吃
極
了
，
連
春
捲
和
粽
子
都
會

做
。
也
因
此
，
每
當
夏
天
來
臨
，
我
就
眼
巴
巴
地
等
著
端
午
回
阿
姨
家
，
想
著
吃
粽
子
。 

包
粽
子
的
步
驟
繁
複
而
耗
時
。
先
要
煮
粽
葉
，
接
著
洗
葉
子
、
洗
米
、
泡
香
菇
與
蝦
米
、
剪
魷
魚
、

切
紅
蔥
、
滷
豬
肉
。 

一
大
清
早
備
好
料
已
近
中
午
。
緊
接
著
要
爆
香
蔥
頭
，
拌
入
蝦
米
、
香
菇
、
魷
魚
，
加
入
醬
油
與
五

香
粉
；
最
後
拌
炒
花
生
與
糯
米
，
且
用
醬
油
潤
色
，
才
終
於
可
以
開
始
包
。 

重
疊
兩
片
粽
葉
，
折
角
，
盛
入
糯
米
與
餡
料
，
捆
繩
，
下
鍋
，
煮
一
個
半
鐘
頭
，
終
於
大
功
告
成
。 

雖
然
說
得
出
步
驟
，
但
其
實
我
每
次
進
門
，
粽
子
都
早
已
在
電
鍋
裡
面
等
著
我
，
從
沒
親
眼
見
過
步

驟
。
每
年
，
祭
拜
結
束
後
的
下
午
，
大
人
小
孩
都
聚
在
餐
廳
，
一
人
一
顆
粽
子
，
吃
遲
到
的
午
餐
。
我
總

是
興
高
采
烈
地
剝
開
竹
葉
，
顧
不
得
禮
數
，
大
口
大
口
地
吞
食
，
為
了
單
純
的
美
味
笑
開
了
花
。 

我
極
愛
那
段
時
光
。
大
家
聚
在
一
起
，
圍
著
圓
桌
閒
聊
。
偶
爾
有
人
說
了
好
笑
的
話
，
便
哄
堂
大

笑
。
雖
然
我
只
是
默
默
地
聽
著
，
可
是
我
總
想
永
遠
停
留
在
那
時
。
只
負
責
聽
，
什
麼
都
不
必
在
意
、
不

必
擔
心
，
吃
著
美
味
的
粽
子
。 

屈
原
孤
獨
投
水
的
日
子
，
卻
是
我
童
年
最
完
整
幸
福
的
相
聚
日
。 

而
臨
回
家
前
，
大
姨
又
會
給
我
們
另
一
串
特
為
母
親
做
的
粽
子
（
只
用
瘦
肉
包
的
粽
子
）
。
多
年
來
的

習
慣
，
離
開
大
姨
家
時
總
是
大
包
小
包
。
這
麼
說
來
，
母
親
不
是
女
兒
賊
，
而
是
妹
妹
賊
才
對
。
即
使
母

親
與
阿
姨
未
曾
對
彼
此
說
過
關
於
愛
的
隻
字
片
語
，
但
四
五
十
年
來
的
姊
妹
情
意
，
都
含
在
禮
物
裡
。
愛

恰
似
粽
子
的
棉
線
，
將
兩
人
緊
緊
綁
在
一
起
。 

近
幾
年
，
阿
姨
不
再
綁
粽
子
，
而
我
也
告
別
童
年
很
久
了
。
但
每
到
夏
日
，
我
總
還
是
想
起
，
當
年

我
是
如
何
專
注
地
吃
著
粽
子
，
多
麼
不
在
乎
人
情
世
故
與
禮
數
，
只
一
心
沉
浸
在
那
單
純
而
豐
滿
的
幸
福

裡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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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應
當
謙
虛
地
看
待
自
然
和
風
景
。
為
此
固
然
有
必
要
出
門
旅
行
，
同
大
自
然
直
接
接
觸
，
或
深
入

異
鄉
，
領
略
一
下
當
地
人
們
的
生
活
情
趣
。
然
而
，
就
是
我
們
住
地
周
圍
，
哪
怕
是
庭
院
的
一
木
一
葉
，

只
要
用
心
觀
察
，
有
時
也
能
深
刻
地
領
略
到
生
命
的
涵
義
。 

我
注
視
著
院
子
裡
的
樹
木
，
更
準
確
地
說
，
是
在
凝
望
枝
頭
上
的
一
片
樹
葉
，
而
今
，
它
泛
著
美
麗

的
綠
色
，
在
夏
日
陽
光
里
閃
耀
著
光
輝
。
我
想
起
當
它
還
是
幼
芽
的
時
候
，
我
所
看
到
的
情
景
。
那
是
去

年
初
冬
，
就
在
這
片
新
葉
尚
未
吐
露
的
地
方
，
吊
著
一
片
乾
枯
的
黃
葉
，
不
久
就
脫
離
了
枝
條
飄
落
到
地

上
。
就
在
原
來
的
枝
丫
上
，
你
這
幼
小
的
堅
強
的
嫩
芽
，
生
機
勃
勃
地
誕
生
了
。 

任
憑
寒
風
猛
吹
，
任
憑
大
雪
紛
紛
，
你
默
默
等
待
著
春
天
，
慢
慢
地
在
體
內
積
攢
著
力
量
。
一
日
清

晨
，
微
雨
乍
晴
，
我
看
到
樹
枝
上
綴
滿
粒
粒
珍
珠
，
這
是
一
枚
枚
新
生
的
幼
芽
凝
聚
著
雨
水
閃
閃
發
光
。

於
是
我
感
到
百
草
都
在
催
芽
，
春
天
已
經
臨
近
了
。 

春
天
終
於
來
了
，
萬
木
高
高
興
興
地
吐
翠
了
。
然
而
，
散
落
在
地
面
上
的
陳
葉
，
早
已
腐
爛
化
作
泥

土
了
。 你

迅
速
長
成
了
一
片
嫩
葉
在
初
夏
的
太
陽
下
浮
綠
泛
金
。
對
於
柔
弱
的
綠
葉
來
說
，
初
夏
，
既
是
生

機
旺
盛
的
季
節
，
也
是
最
易
遭
受
害
蟲
侵
蝕
的
季
節
。
幸
好
，
你
平
安
地
迎
來
了
暑
天
，
而
今
正
同
夥
伴

們
織
成
濃
密
的
青
蔭
，
遮
蔽
著
枝
頭
。 

我
預
測
著
你
的
未
來
。
到
了
仲
夏
，
鳴
蟬
將
在
你
的
濃
蔭
下
長
嘯
，
等
一
場
颱
風
襲
過
，
那
吱
吱
蟬

鳴
變
成
了
淒
切
的
哀
吟
，
天
氣
也
隨
之
涼
爽
起
來
。
蟬
聲
一
斷
，
代
之
而
來
的
是
樹
根
深
處
秋
蟲
的
合

唱
，
這
唧
唧
蟲
聲
，
確
也
能
為
靜
寂
的
秋
夜
增
添
不
少
雅
趣
。 

你
的
綠
意
，
不
知
不
覺
黯
然
失
色
了
，
終
於
變
成
了
一
片
黃
葉
，
在
冷
雨
里
垂
掛
著
。
夜
來
秋
風
敲

窗
，
第
二
天
早
晨
起
來
，
樹
枝
上
已
經
消
失
了
你
的
蹤
影
。
只
看
到
你
所
在
的
那
個
枝
丫
上
又
冒
出
了
一

個
嫩
芽
。
等
到
這
個
幼
芽
綻
放
綠
意
的
時
候
，
你
早
已
零
落
地
下
，
埋
在
泥
土
之
中
了
。 

這
就
是
自
然
，
不
光
是
一
片
樹
葉
，
生
活
在
世
界
上
的
萬
物
，
都
有
一
個
相
同
的
歸
宿
。
一
葉
墜

地
，
絕
不
是
毫
無
意
義
的
。
正
是
這
片
片
黃
葉
，
換
來
了
整
個
大
樹
的
盎
然
生
機
。
這
一
片
樹
葉
的
誕
生

和
消
亡
，
正
標
誌
著
生
命
在
四
季
里
的
不
停
轉
化
。 

同
樣
，
一
個
人
的
死
關
係
著
整
個
人
類
的
生
。
死
，
固
然
是
人
人
所
不
歡
迎
的
。
但
是
，
只
要
你
珍

愛
自
己
生
命
，
同
時
也
珍
愛
他
人
的
生
命
，
那
麼
，
當
你
生
命
漸
盡
，
行
將
回
歸
大
地
的
時
候
，
你
應
當

感
到
慶
幸
。
這
就
是
我
觀
察
庭
院
裡
的
一
片
樹
葉
所
得
的
啟
示
。
不
，
這
是
那
片
樹
葉
向
我
娓
娓
講
敘
的

生
死
輪
迴
的
要
諦
。 


